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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家
余秀琦

队长单膝跪地，小心翼翼从乱石
堆里捧出血肉模糊的小白。只见它双
眼紧闭，口鼻流血，身体因伤痛剧烈
抽搐着，它已奄奄一息了！

“大军 ，快 ，发动车子去宠物医
院。 ” 队长双眼通红地挥着手冲我
嚷， 不顾汩汩流淌的猫血染红他的
衣裳。

去年暑假， 我刚经历一场失恋，
工作也暂无着落，心情灰暗像遭了秋
霜。终日无所事事，靠上网打发时光。
一日，一则招募启示吸引了我。 启示
是这样的：世界需要爱，它们需要你 ,
你的爱就是一把伞， 为它们遮风挡
雨。 “回家”流浪猫救助中心欢迎有爱
的你。最后重点标注招募对象是无偿
和自愿。

与其在这里浪费生命，还不如去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充实自己。我顺
着启示上留下的电话和地址，很容易
找到了这个叫“回家”的救助中心。接
待我的，就是队长周大壮。

周大壮一点也不壮，，身体像纸片
一样。。啥都小，，小个子小眼睛小嘴巴，，
一天到晚头发乱糟糟像顶着个麻雀

窝。。穿衣也不讲究，，皱皱巴巴，，给人很
邋遢的感觉。。

救助中心连队长共 1111 人，， 都是
关爱小动物的人士组成。。 在这里，，感
动每天都在上演。。

一日接到某熟食店老板的求助

电话，，说长期以来到她门口乞讨的大
黄这两日不见了。。 老板提供，，每次大

黄来她都会为它准备一块烤肉，但每
次大黄自己并不吃，而是叨去了对面
的小区。 她说几日不见她很忧心，不
知道大黄怎么样了。

队长和我在小区里四处搜寻，最
终在一个废弃的水泥管道里发现了

大黄和它孩子的身影。只是大黄和它
的孩子都已患上不同程度的猫瘟，其
中一只已经死亡了。一息尚存的大黄
用瘦弱的身躯庇护着它的孩子，见到
我们嘴里发出微弱的求救声。

我主张放弃。要知道患上猫瘟的
猫咪几乎是判了死刑，同时治疗费用
惊人。

“有一线希望就不放弃， 否则救
助中心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队长态
度异常坚定，与他平时判若两人。

事实证明队长是对的 。 通过治
疗，大黄和它的孩子已恢复健康。 如
今生龙活虎被熟食店老板成功领

养。 她承诺会善待这些毛孩子，母爱
无疆。

我问队里的吴姐救助经费哪里

来 ，，吴姐说 ，， ““化缘啊 ，，全靠队长求
东家告西家去募集资金。。 但劝人拿
钱如刀剐 ，， 难哪 。。 ”” ““他家里支持
吗？？ ””我说出我的担忧。。 ““还有什么
家？？ 他妻子不能忍受队长把流浪猫
带回家，，离了。。 留下一个老母亲，，前
年也走了。。 如今队长孤单一人。。 ””我
五味杂陈。。

被我们救助回来的流浪猫原因

多种多样：弃养的、患病的、惨遭车祸

的……它们有的瞎眼、 有的跛脚、有
的断尾，有的甚至惨遭杀戮。 这些弱
小的生命带着伤痛恐惧坚强地存活

着，有些永远离我们而去。 这些存活
下来的毛孩子十分黏人，在我们喝茶
的间隙，或爬或跳，来到我们面前，用
它们的头去蹭我们的腿，亲昵地和我
们打招呼。 经历过这么多伤痛，它们
再一次选择了相信我们，这让所有在
场的人都为之感动。一次次
地救助， 一次次地喂养，我
的思想一次次被净化。先前
的迷茫苦闷，在跟这群毛孩
子的相处中，无药而愈。

与队长混得熟了 ，我
们常拿队长打趣 。 说队长
喜欢上了猫女 ， 猫女就是
上次从乱石堆里解救回来

的小白 。 小白是只可爱的
小公主。 它通体雪白，行为
乖巧 。 只要看见队长坐下
来，就赖在队长怀里睡觉 、
撒娇。 队长也不恼，很乐意
大伙儿这样说 。 他抚摸着
小白的头 ， 一本正经对小
白说，小东西 ，一定要好好
活着陪我到老哦，不要辜负
我英雄救美一回。又自嘲地
笑道，我自己都没
有家，却希望给你
们一个家。唉……

我对队长说：“悲悯是敬畏的升
华，是对他人他物苦难的感同身受。
当他为弱小弯腰的那刻， 他才能明
白生命的脆弱与厚重。 这样的人值
得尊重。 ”

“不，这样的人值得嫁！ ”一旁的
吴姐冲口而说， 眼睛里有东西在闪
光。 说着，伸出手，郑重对队长说，“牵
我，回家！ ”

闲不住的手
江 岸

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吴文圣教

授近来好事连连：他的论文在全国核
心期刊不断发表，他被学校任命为文
学院院长； 最让他露脸的一件事，是
他刚刚被评为全省道德模范。他的事
迹和大幅照片在全省各大媒体不胫

而走，铺天盖地。 这就是传说中的又
红又专、德艺双馨啊！

作为吴教授的嫡传弟子，我们几
个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没有理由

不兴高采烈。我们联络了文学院其他
专业选修吴教授课程的几个研究生，
涌入他的办公室， 将他团团围定，一
齐起哄，让他请客。

吴教授双手一摊，笑着说，请客
没问题，可是你们师母出差了，我还
得照顾你们师奶的饮食起居，不能在
外面酒店吃饭。 要不周六中午，请诸
位赏光去寒舍小聚？

周六中午， 我们如约敲响了吴
教授的家门。 吴教授打开门，高兴地
说， 都来了？ 吴教授把我们引到客
厅， 让我们坐， 迅速地给我们泡了
茶。 稍微坐了一会儿，寒暄几句，我
们解下了吴教授腰间的围裙， 嘻嘻
哈哈地挤进了厨房。 不待有人分工，

大家便各显其能，择菜的择菜，洗菜
的洗菜 ，切菜的切菜 ，炒菜的炒菜 。
不大一会儿，七八个菜就火热出锅，
摆满了餐桌。

吴教授走到阳台上，缓步搀过来
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太太，将她扶到餐
桌边一把靠椅上坐下。吴教授对老人
说，娘，这几个孩子都是我的学生。又
转脸对我们说，这是你们师奶，叫奶
奶吧。

我们纷纷喊着奶奶， 问奶奶好。
师奶微笑着，慢慢转动着脑袋，逐一
看了看我们，轻轻点点头。

吴教授招呼大家围着餐桌坐

好 ，然后打开一瓶白酒 ，摆好酒杯 ，
让我们自便。 吴教授坐在师奶旁边，
一直忙于照顾她，不时给她夹菜、舀
汤、盛饭，或者伸手捏掉她嘴角上的
饭粒， 或者用纸巾给她擦擦下巴上
的汤水。 师奶毕竟老迈了， 精力不
济，吃得比较慢。 整个进餐过程中，
他自己很少吃喝， 而是一边观察着
师奶，一边给她帮忙。 这样一来，气
氛便有些沉闷，我们都比较拘谨。 大
家每人倒了一杯酒， 却没有合适的
机会举杯， 祝贺吴教授的满腔话语

都搁在腹中。
师奶吃饱了，吴教授用纸巾给她

擦擦嘴之后，自己添满一碗饭，狼吞
虎咽地吃起来。 他放下筷子的时候，
大家一拥而上，动手收拾餐桌，把狼
藉的杯盘碗筷清理到厨房去。有两名
女同学挽起了袖子，准备洗碗。 吴教
授却走进厨房，制止了她们，并把她
们赶了出来。吴教授轻轻走到师奶旁
边，俯在她耳边，笑着说，娘，您该洗
碗了。

两名女同学急忙又往厨房走，边
走边说，老师，您别让奶奶洗碗了，我
们洗。

吴教授再度摆摆手，制止了她们。
我们相互间交换着质疑的眼神。

吴教授不是道德模范吗？怎能忍心让
如此垂暮的老母亲去洗碗呢？

师奶却突然来了精神。师奶的动
作虽然依旧缓慢，但再也不是吃饭时
的无精打采了，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儿
神采飞扬。 她努力昂着头，尽量挺着
胸膛，从我们中间穿过去。

师奶独自在厨房洗碗的时候 ，
吴教授招呼我们到客厅喝茶 。我仍
然一头雾水 ，还在为吴教授让师奶

洗碗的事情郁闷 ， 感到脸皮发烫 ，
不敢正视他的眼睛 。 其他几位同学
大概也有同感 ，纷纷低着头 ，躲避
着他的视线 。

吴教授给我们每个人的茶杯续

上水，在我们中间落座。 他慢悠悠地
说，这人上了岁数啊，最害怕在别人
眼里变成无用的人。 我的老家在大
别山黄泥湾， 你们师奶在农村劳碌
一生，现在老了，依然闲不住。 要是
每天不让她干点儿什么， 她总是郁
郁寡欢的，只有替我们干点儿什么，
她的情绪才会好一些。 她路都走不
稳了，还能干什么呢？ 我和你们师母
商量好几次，只能让她每天洗洗碗。
我们明知道她洗不干净， 也只能由
着她，大不了等她洗过了，我们悄悄
再去洗一遍。

我们不约而同地点点头，脸上露
出了赞许的笑容， 像一朵朵盛开的
花。我阴郁的心境里突然升起了一轮
明晃晃的太阳，把我的内心照得亮堂
堂的。

一名女同学说，吴老师，等奶奶
洗过了，我们再去清理一遍吧。

吴教授笑着说，好啊。


